川藏公路对国防的启示
今年，是川藏公路胜利建成通车64周年。关于这条西部交通大动脉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军事意义，已经有无数的专家学者做过评述。作为一名军人，我对这条艰险的西部之路充满敬畏，对当年的建设者们充满敬仰。虽然我没有完整地从地面走过川藏线，但我的工作使我对它有所了解，对它重要的国防意义也有所感悟。今天，利用这个机会，谈—谈川藏公路对于巩固国防的几点启示，与在座的各位探讨和共享。

启示之一，这是党中央的英明决断。西藏东临四川、云南，北接青海、新疆，幅员辽阔，远离内地，战略地位重要。当年，中央决定同时由四川、青海向西藏筑路，是有其重大深远的战略考虑的。事实上，从四川往西藏筑路，没有前人的先例，没有勘察设计图纸，修路的难度大、风险大、投入大。沿途要劈开二郎山、折多山、雀儿山、雪齐拉、达玛拉、色齐拉等14座大雪山，跨越大渡河、雅砻江、金沙江、澜沧江、怒江、雅鲁藏布江等数10条大河，还要穿流沙、越冰川、走莽林、过泥沼，工程之艰巨举世罕见。回过头看，中央的决定起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：一是政治因素考量。1949 年国民党政权行将覆灭，英美帝国主义加紧了分裂中国的活动，支持怂恿西藏地方政府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，妄图造成“西藏独立”的既成事实。祖国统一刻不容缓，势在必行。党中央在向西藏地方政府发出和平倡议的同时，命令我军一面进军，一面修路，双管齐下，军事打击迫使西藏地方政府接受中央和平倡议，修筑川藏路、青藏路则紧紧拉住西藏，与祖国产生不可分割的向心力，从而彻底粉碎了西方势力分裂西藏图谋。二是地缘因素使然。由四川进藏必经西康，这里地处金沙江沿岸，东有甘孜，西有昌都，区内峡谷高山连绵，交通不便，均为藏族聚居，且民风彪悍，虽与西藏同族同宗同教，但尚武排外，与西藏联系并不紧密，历届政府亦控制薄弱。打通西藏交通，就把川、康、藏从地理结构上连为一体，藏族内部、藏汉之间及其他各民族之间的融合成为可能，也为民族区域间的社会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，这在中央的民族政策中是不得不高度关注并慎重解决的问题。三是四川地位所系。四川沃野千里，物产丰饶，是为“天府之国”。抗战时成为全国大后方，出兵350万，出役300万，为全国各省之最；征粮8000万石，占全国征粮三分之一，其他捐献捐税不计其数。至1949年，人口已达5700万，经济总量超过滇、藏、青、新诸省的总和。历史证明，对边远地区的支援离不开体量庞大的相邻省区，即不但要块头大，物产丰，还要交通便，进藏公路的开通，使四川对西藏的直接支援最大，贡献最多，四川成为了西藏的大后方。四是我军兵力布势决定。解放西南我大军胜境，仅进入四川就有一野、二野、四野多支部队，从布势看，一野重心在西北，四野重心在中南，二野重心在西南，而西南军区之18军此时进占成都、乐山、雅安等有利位置，该军历史上战功卓著，攻防兼备，作风顽强，善于吃苦，选18军进藏势在必然。实际上，18军出乐山、雅安，越康定、甘孜，跨雅砻江、金沙江，发动昌都战役，所向皆捷，敲开西藏大门，并挥帅西进，剑指拉萨，既胜利完成西进作战任务，又为筑路进藏提供了有力的军事保障。以史为鉴，可知兴替。中央的英明决策，18军的英勇奋战，筑路大军的顽强拼搏，造就了神奇天路，留下了千秋伟业！

启示之二，极大拓展了我军行动的自由权。通常意义上讲，每一个大的重要战略战役方向上，必须要有便捷的交通网络作平台，实现兵力兵器和作战物资的快速有效投送。进军西藏，从中央1 951年5月23日与西藏地方政府签署和平协议，我军由四川、青海、新疆、云南多路进兵，到当年12月20日会师拉萨，整整历时半之久（不含先头到达）。在没有现代意义道路交通的情况下，进军路途极其艰难，各部队行程均达数千公里，其中18军部队进军道路最艰险，民族关系最复杂，敌情顾虑最险恶，后勤保障最困难，经历的曲折艰险难以言表，但从军事意义上讲，谈不上任何快速迅捷。而川藏、青藏公路及尔后新藏、滇藏公路的开通，则从东、西、南、北四个通往西藏腹地拉萨，基本构成向心辐射的交通网，为我军事行动创造了更大的自由空间。利用川藏、青藏公路，几十年来保障了驻藏部队几乎全部的战备、生活物资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它为我军由腹地向西藏快速用兵提供了可能。据我掌握由川藏线大的用兵起码有三次：一是1959年3月西藏发生全区性的武装叛乱，奉中央军委命令，由成都军区和54军分别组成“黄指”“丁指”，率三个师进入西藏昌都、山南地区平叛，其中130师由川藏线摩托化机动进藏，至1961年2月圆满完成平叛任务归建。“黄指”部队进行丁两次大的战役行动，“丁指”部队进行了6次大的战役行动，共歼敌5万余人，占西藏总歼敌数的60%以上，为全面平息西藏武装叛乱，彻底解放西藏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。这次作战行动首次展示了川藏线对兵力调动的重要作用，虽不是全程使用，但作用已非常明显。二是1962年10月，我军奉命对中印边界入侵印军实施自卫反击作战。其中西藏方向山南当面，由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、政委谭冠三指挥了达旺、西山口、邦迪拉等战役，驻川部队54军130师等部队，由军长丁盛指挥进行了察隅当面的瓦弄战役。瓦弄战役我军英勇作战，收复失地，前卫部队追击残敌至传统习惯线之金古底，基本歼灭印军第2师11旅4个营1200 余人，缴获（击落）飞机各1架，火炮62门，各种枪800 余支（挺）及大量军用装备和物资。对印作战，打出了国威军威，为中印边界争得56年的相对和平。战前130师等部队利用川藏线实施摩托化开进，梯队日行程最高达到350公里，中途还接军委命令由隆子、泽当方冋改向瓦弄方向开进，部队与地方力量协同维护二郎山、雀儿山等主要山口道路，确保交通畅行无阻。瓦弄作战我军首次在川藏线实施全程较大规模的兵力投送，交通的重要作用史加显者。三是1989年3月，拉萨发生藏独势力挑起的较大规模打、砸、抢、烧、杀事件，我驻川某部奉命人藏执行拉萨戒严任务。该师人藏后于4月上旬接替武警和驻藏部队防卫，对拉萨市实施戒严，先后成功粉碎多次骚乱苗头和闹事预谋，有效地打击了分裂势力的破坏活动，保卫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。于1990年5月1日奉命解除对拉萨的戒严后回撤归建。此次行动采取陆空联合输送的方式，师指挥所率一个团由成都空运进藏，其余部队沿川藏线紧急开进2300公里抵达拉萨，开创了由川入藏陆空较大规模机动兵力的先例。部队快速进藏，极大震慑了藏独分裂势力，为迅速控制和稳足拉萨局势起到了关键作用。由于有了川藏线这条战略通道，使我军大规模兵力投送时间由数月、数十天缩短为十几天甚至几天，军队行动的自由度已不可同日而语！

启示之三，有效促进了边防的巩固与建设。边防是国防的重要支柱，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重要依托。西藏自13世纪中叶并入中国版图，元、明、清历朝对西藏边防的管理是松散和脆弱的，西藏基本处于“有边无防”的状态。近代，随着英帝国主义侵占印度、尼泊尔、锡金、不丹等周边国家，建立殖民统治，西藏则成为其意欲夺占的重要战略目标。英国殖民者恃强凌弱，先后于1888年和1903年发动侵藏战争，胁迫西藏地方政府与英签订了《中英会议印藏条约》和《拉萨条约》，使西藏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威胁。现在来看，由于西藏特殊的地理环境，清政府长时期没有直接派兵驻守国界，清驻藏大臣对西方势力拉拢纠缠达赖等人的阴谋不能及时察觉。更为重要的是，从内地通往西藏的交通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，西藏与内地不能保持密切联系，边防有事也得不到有效支援，由此带来的历史教训至为深刻。民国中央政府于1912年设立“蒙藏事务局”主理西藏事务，也想改变这种被动局面。国民党南京政府1929 年设“蒙藏委员会”，曾设想过修筑康藏公路，并把勘测路线的工作列为驻藏办事处的七项任务之一。但一切反动统治者都没有在西藏修筑公路的胆量和能力，它们到垮台就连公路路线也没有勘测出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既谈不上在西藏屯兵卫国，更谈不上在边防驻兵御敌，国门形同虚设，随时可能任人宰割和瓜分。新中国的成立，使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边防成为可能。按照中央和军委的统一部署，我迅速建立起陆防、海防、空防体系，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正式担负起国防守卫仕务。随着川藏、青臧、新藏、滇藏等主干公路的先后开通，西藏不仅有了与祖国内地的联系“桥梁”，以此为基点，还先后沟通了通往山南、日喀则、亚东、阿里等地区的支线交通，并逐步往中印、中不、中锡、中尼、中缅边境延伸辐射，形成了干支线公路与边防公路迂回交错的网络，成为巩固边防、建设边防的有力支撑。边防道路的改善极大提高了我边防的行动能力和保障能力。多年来，我运输进藏的作战和生活物资可以“一站式”直达边防，对部队高山守点、雪期冬储等实施了长期有效的保障，并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仅1 962年对印自卫反击作战以来，我西藏边防部队就依托交通，严守阵地，对印军开展了有效的边防斗争；仅1965年和1975年，我边防部队两次对越过实际控制线武装挑衅小股印军进行自卫反击，粉碎了其入侵企图；1965年和1967 年，我边防部队又对向我开枪开炮之印军实施惩罚性还击，毙伤敌数百名，捍卫了领土主权，打击了印军的嚣张气焰。上世纪80 年代以来，针对印军渗透侦察、占地设点的蚕食行动，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，有效加强了对薄弱地区的控制，维护了中印边境的稳定。此外，驻藏边防部队积极配合边防武警、公安维护中尼公路这条西藏最大涉外通道的安全，开展打击走私、偷运活动，保护正常边贸往来，促进了边疆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。边防固才能国门安，今天我们更要以史为鉴，继续发挥好川藏线对巩固边防的强大作用！
启示之四，将为未来西藏方向对印作战提供战略支撑。西藏与印度、尼泊尔、不丹、锡金、缅甸 5国接壤，边界线长达3563公里。从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上讲，印度与我存在着重大的利益冲突，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：一是印度自1 947年独立以来，继承英国殖民统治者“印度中心论”的思想，奉行称霸南亚乃至整个亚洲的战略，其目的是要争做世界一流大国。印度历届政府都在有计划、有步骤地推行这一地区霸权战略，已经成为危及南亚稳定的根源。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印度控制了不丹和尼泊尔，70年代吞并锡金、肢解巴基斯坦后，即把中国视为称霸南亚的最大障碍，它豢养达赖集团分裂中国，企图把西藏变为中印之间的缓冲地带；它在中印边境地区布设重兵，对我构成挑战和威胁；它以所谓的“中国威胁论”为幌子，于1995年5月连续进行5次核试爆，在危险的对华战略上越走越远。可以说，印度的国家战略极具称霸性，军事战略极具冒险性，作战部署极具进攻性。二是印度与我存在重大领土争议。在西藏方向的中印边境东段，存在着传统习惯线、“麦克马洪线”和双方实际控制线三条线，领土争议由“麦线”引起，来由是1914年德里西姆拉会议上，英国代表麦克马洪与西藏地方代表，背着中国中央代表以秘密换文方式，炮制了一条所谓的印藏边界线（即“麦线”），把历属中国的约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当时的英属印度，中国历届政府都未承认。1953年以后，印将军事力量又扩展到“麦线”以北双方实际控制线，1962 年自卫反击作战后我军撤回实控线以北，印又卷土重来，重新占领实控线以南全部地区。印奉行“占领即占有”的方针，在领土问题上毫不退让，甚至不断越线蚕食，双方目前进行的30多次不同级别的领土谈判，因印度的态度强硬而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。领土问题将是引发未来中印之战的重要诱因。三是印军的军事布势咄咄逼人。为巩固既得利益，印在东部部署有陆军多支山地部队和炮兵、空军、中远程导弹部队，其兵力和装备对我占有一定的局部优势，并频繁举行以我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。特别是印加紧战场建设，其一侧区域内交通较发达，靠近阿萨姆平原有纵横向公路5条3200 余公里，东北部有横贯阿萨姆邦、纵贯西孟加拉邦的两条铁路，全长1400余公里，具有重大军事战略意义。此外，印方所控地区有各类机场60多个，直升机停机坪130余个，成为快速机动兵力和装备的平台。将来，如果有必要为收复印占领土而采取军事行动，我与印作战将是一场高技术条件下的边境局部战争，双方地空一体，远程打击，作战后方大大延伸，我现有的交通网地位作用将更加突出，通往西藏的铁路、公路、空中航线将发挥立体交叉优势，有效投送作战兵力和装备物资。进一步加强川藏线建设，消除地质灾害影响，增强抗打击能力，提高保通能力和快速通行能力，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战支援保障效能，是必须高度关注和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！

启示之五，为有效制止民族分裂、促进民族团结起到重要作用。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藏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亲密成员。60多年来，西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推翻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，进行了民主革命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。广大藏族人民当家作主，感受到了做人的尊严，进发出巨大的干劲和力量，在建设西藏保卫边疆中作出重大贡献。上世纪50年代以来，西藏达赖集团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支持怂恿下，脱离西藏，寄居印度达兰萨拉，采取各种手段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，辜负了中央曾经对他们的殷切希望，极大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，阻碍了西藏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进程。当 前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，西藏总体上政治稳定、经济发展、社会进步、社会形势继续保持总体稳定的运行态势。但由于达赖分裂势力的活动没有停止，西藏稳定仍然面 临巨大挑战。达赖集团的“藏独”目标，就是利用西方图谋“西化”、分化中国的战略，广泛争取国际支持，以境外的公开力量和境内的暗藏力量相结合，不断进行政治煽动，制造骚乱活动，妄图逼迫我让步，最终实现“西藏独立”或“变相独立”的目标，争取在西藏恢复政教合一的统治。中央对达赖集团的方针政策是明确的，即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西藏独立不行，半独立不行，变相独立也不行；西藏事务是中国内政，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插手；中央政府对达赖谈判的大门一直是打开的，渠道是畅通的；对达赖的斗争要旗帜鲜明，针锋相对，严密防范，坚决打击。回过头看，前面我们讲到的中印争端的起源，英殖民者怂恿西藏上层分裂祖国是一个主要祸根；上世纪50年代印度能够实现对我大片领土的侵占，达赖集团的分裂叛乱活动提供了直接的配合；达赖集团失败外逃后，西藏的民族团结进一步加强，保证了我1962年反击作战的胜利利中印边境的相对稳定。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表明，在西藏方向，民族团结是反侵略斗爭最重要的政治基础，而强大的国防是反对内外分裂势力巩固民族团结的基本保障。正如邓小平同志上世纪50年代初就指出的那样：西南的国防与民族团结是分不开的，有了民族团结就有了国防，没有民族团结就没有国防。加强民族团结除了靠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，还要靠内地对西藏的大力支援，逐步缩小与内地的发展差距，让藏族人民真正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，才能使外国势力和达赖集团把西藏拉不走。过去我们靠建设进藏交通做到了这一点，今后还要继续做下去，为西藏的繁荣昌盛和长治久安，为国防的强大与稳固，为今后公正解决中印边境争端奠定牢固的基础！
